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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时代下剩余价值的生产分析

——基于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
李知霖

（福建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摘　要】在数字化时代，劳动仍具有服务于剩余价值生产这一最高目的从属性质，数字剩余价值的生产
依旧遵循马克思所揭示的剩余价值客观规律。伴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革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绝对剩余价值
生产都展现出多元新特点，超额利润仍然存在。考察数字化时代下剩余价值生产的实质与新形态，对我国经济
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应肯定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在数字化时代仍具有较强解释力，激活数字资本经济效能，
释放各类资本发展空间；坚持创新权益保障服务建设，提升新形态劳工维权力度和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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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数字

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新一轮国际

竞争重点领域，我们一定要抓住先机、抢占未来发展制

高点”。伴随着不断革新的数字技术向人们生活深层次、

多领域地渗透，数字资本增值速度不断加快。2022年，

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0.2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10.3%，已连续11年显著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数字

经济占GDP比重相当于第二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高

达到41.5%。数字经济全要素生产率为1.75，相较2012

年提升了0.09，数字经济生产率水平和同比增幅都显著

高于整体国民经济生产效率，对国民经济生产效率提升

起到支撑、拉动作用。数字化时代下，工业生产体系逐

渐向互联网生产体系延伸，而推动数字资本快速增值的

秘密仍未改变，剩余价值生产仍摆脱不了资本逻辑的旧

的“枷锁”，同时展现出独特的新特点。当前，学界关

于数字化时代剩余价值生产的问题主要存在两大探讨：

一是关于数字劳动能否在生产领域产生剩余价值，亦或

是割占产业资本中的剩余价值；二是关于数字劳动在各

领域内如何生产剩余价值。仍有许多争议尚待研究。基

于此，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视域中考察数字化

时代下剩余价值生产的实质与新形态，对我国经济高质

量发展意义重大。

一、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

（一）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相关论述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既从使用价值的角度出发，

以W-G-W表示两种不同商品的交换；也从价值的角度出

发，以G-W-G表示价值的流通。然而马克思还提道：“原

来垫支的价值，不仅没有在流通中受到一点损害，并且

还曾经在流通中，变更了它的价值量，加进了一个剩余

价值，增殖了。但使这个价值变为资本的，就是这个运

动”。因此，在后者的形态中，价值的量表现为扩大后

的自身的量，即应完整地表示为G-W-G’。据此定义，

剩余价值即为垫付价值及其增量。价值增值的手段是商

品流通吗？马克思对此反复否认和强调过。究其根源，

商品生产才是价值增加的手段。值得关注的是：其一，

只有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力商品才能创造比它自身更大的

价值。其二，资本正在生产领域中运用一切手段，尽可

能吸收大量的剩余劳动。其三，剩余价值的增减是生产

过程中劳动力价值相应增减的结果。

（二）剩余价值的生产源泉

那么，在生产过程中如何产生价值增值，换言之，

如何生产剩余价值？如马克思所说，劳动力的价值由

维持劳动者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

者繁殖后代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以及劳动者接

受教育训练所支出的费用构成，三者的总和决定了工

资。但必须认清，马克思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源泉，也

告诉劳工们一个颠扑不破的事实：由于剥削的存在，

工资并不等于劳动的价值。在劳动者所需的生活资料

可确定情况下，必要劳动时间成为定量，劳动时间便

取决于剩余劳动时间。当剩余劳动时间的把控权落于

资本家手中，那么具有无限可能的延长时间中创造的

价值归于资本家占有，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此产

生。再者，当剥削形式带上虚伪的面具，相对剩余价

值方式的生产将取代绝对剩余价值方式的生产。在劳

动时间有所固定的情况下，想要占有更多的剩余劳动

时间，需靠劳动生产力提高与保持原定的工资不变的

途径来达成。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便如此通过缩短必

要劳动时间进行。

二、数字化时代下劳动的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

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

（一）数字化时代的劳动过程及其变革

马克思在分析“劳动一般”的过程中暂时撇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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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各历史阶段经济关系的特殊性，指出不论各

个社会形态在生产力或社会关系上有何差异，人类劳

动都无一例外地包含着“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

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与传统经济中的劳动相比，

在数字平台中的劳动本身、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这三

要素都发生大为不同的变化，分别形成为数据工人、

数字技术以及数据。三者构成了新一轮技术变革中

影响生产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一是数字化时代中，

数字工人往往从脑力佼佼者中选拔，劳动者素质大大

提升。二是劳动资料已从原来的传统实物工具转为数

字技术和数字化软硬件以及具有生产价值的数据资

料。三是数据在数字化生产中发挥主角作用，既是劳

动资料也是劳动对象。在数字化生产变革中，数字化

劳动三要素驱动数字经济产业与传统产业的相融合，

是激发传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一方面，数

字化生产在嵌入传统生产的过程中，物质资料的生产

质量、速度提升显著。数字化劳动资料与传统劳动资

料的融合深化了数字化劳动资料的作用深度，有益拓

展了传统劳动资料的作用广度。另一方面，数字化生

产使劳动者不再直接作用于生产资料，而是以数据为

“生产双手”深入生产各环节来催生高质量物质资料。

（二）数字剩余价值生产过程呈现新特性

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是价值增值的过程，增值的

部分是超过劳动力价值的补偿而继续延长了的价值

部分，也是无偿为资本家创造价值的部分。在数字化

时代，劳动仍具有服务于剩余价值生产这一最高目的

从属性质。数字劳动者仍然处于被“异化”的境遇，

数字劳动依然定于资本家对剩余价值剥削的框架之

内。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表现为在各领域中，数字

劳工基于数字化处理，对数据信息进行开发、升级、

处理等工作，以形成用于交换的数据产品的过程。

数字剩余价值的生产依旧遵循马克思所揭示的剩余

价值客观规律，并未摆脱资本逻辑的旧的“枷锁”，

同时展现出独特的新特点：其一，生产范围扩大。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生产领域在传统基础上逐渐扩大，

资本对数字技术的利用不仅体现在要素投入环节，也

体现在对劳动力的深度控制和剥削中。其二，剥削

程度加深。由于数字化办公能够突破时空的局限性，

数字化技术的运用不仅使工作更具弹性；还为团队协

作和知识共享提供了强大的支持，云端协作已成为

数字化时代常见的办公方式。其三，呈现多元形态。

随着技术变革与劳动新形态的出现，生产新价值的方

式逐渐趋于个性化、多元化。数字化技术根据劳动者

个人偏好和习惯提供可制定的工作环境。同时，在数

字技术推动知识与创意等要素的地位日益凸显的时

代，此类要素与产品生产、财富转化、价值实现之间

的中间环节愈加减少，既丰富了产品内容的创意性，

也使实现价值的方式呈现多样化。

三、数字化时代下剩余价值的生产

（一）数字化时代下“超时空”、“内卷化”的

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

在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条件下，绝对剩余价值生

产是在工作时间长度的延长和劳动强度的提高中进

行。数字化时代，虽然现行法律有作明确规定，但

实际工时延长的现象却愈加普遍，并以新形式渗入劳

工的工作生活。具体而言，一方面，在数字化时代，

人们可以凭借一台手机或轻薄本，使工作在打破时空

阻隔下进行。企业利用技术革新，通过构建广泛覆盖

于社会范围内的移动工作管理体系，利用移动办公方

式等名义，不仅将企业工作劳动与休息时间之间的界

限得以模糊，还将传统工厂的工作固定地点扩大到了

全社会范围。这样一来，劳动者的真正休息时间被缩

短了，从而将劳工名义上的休闲时间化为剩余劳动时

间。另一方面，企业利用技术算法对员工工作状态、

绩效进行考核很大程度地加速了“内卷”的形成。

工作节奏快和紧凑感明显成为数字化时代办公的典

型特征，让劳工们在无处不在的工作压迫感中被迫

心系工作，加深了“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程度。

同时，信息畅通度的提升成为资本家营造“内卷化”

环境的途径之一，引致劳工不计报酬地完成客户的超

额任务。在内容服务的平台中，博主们日益被资本家

布局的内容生态与指定的收益机制所裹挟，进而陷入

挤占近乎所有生活时间的怪圈和在相当时间里完成

尽可能多的工作量的漩涡中，为平台实现变现和剩余

价值的分割。

（二）数字化时代下“低成本”、“高效率”、

“强负荷”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

传统生产模式下，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维持工作

时间不变而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而相对延长剩余

劳动时间而进行的。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是通过全社

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实现的，达到资本家降低劳动

力价值的目的，是资本家追逐超额剩余价值的结果。

随着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的实现，全社会的劳动

生产率得以提高。具体来说，数字化时代下相对剩余

价值生产呈现出多元特点。一是低门槛、弹性化的用

工方式看似是为劳动者们提供较佳就业条件，实则是

资本家借以数字技术聘用廉价且合标的劳工的手段。

伴随数字零工应运而生，资本家的用工日渐灵活化，

“去劳动关系化”出现受“就业自主”的市场吹捧，

劳动力价值和劳动福利保障受到持续贬损。数字平台

中，全职员工和临时职工不仅在劳动力数量上极为悬

殊，且二者的收入水平也存在相当的差距。二是产

业的数字化转型使得生产效率的大大提高。随着数

字技术深入到产供销研、生产制造等业务流程当中，

数字技术在更多生产领域中的普及提高了全社会劳

动生产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随之降低，相应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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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三是数字技术被运用于强化

劳工工作监督的领域，劳动者的劳动强度不断加强，

加速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指纹、人脸识别等先进技术

赋予的考勤追踪方式几乎普及于现代各类工作单位，

办公区域的监控摄像头逐步成为加强资本家对劳工

劳动控制的途径。

（三）数字化时代下超额利润攫取方式的变化

马克思指出，超额剩余价值由较高的生产效率所

产出的商品个别价值和社会的平均价值的差额构成。

在传统生产中，守住竞争优势和开发技术创新成为企

业之间攫取超额剩余价值的方法方式。而在数字化生

产中，随着生产环境、劳动三要素的数字化，超额利

润的攫取方式也发生相应变化。具体表现在：其一，

现行的数字平台垄断趋势的浮现，平台垄断的日益加

深和市场供给的定制化，模糊了数据商品的个别价值

与社会价值的分界。当垄断性定价在短时间内成为一

种市场常态后，数字资本攫取超额利润的机会形成。

其二，当企业领先的数字技术应用于数据生产中，个

别劳动时间便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实际耗费的

数字活劳动远小于同类数据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劳动。

此类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数据商品便成为企业获得超

额利润的源泉。其三，众多失业人员、自由职业者成

为数字资本雇佣下的零散且临时的劳动力，数字资

本家抓住劳动力痛点，其工资远远低于社会正式劳

工的报酬，平台外的劳工成为“规则接受者”，从

而定价乱象使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其四，

众多企业在互联网浪潮中将大规模用户锁定于平台，

并借用平台凭借渠道优势和成本优势进行新产品和

服务的推广，有效降低了数据商品的市场费用，以价

格更低廉的广告宣传方式进行促销，获取超额利润。

四、结论与启示

（一）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在数字化时代仍具有

较强的解释力

数字技术、数字资源、数字资本在现行社会中

的发展具有强渗透性，使生产方式与劳动形态发生

深刻变革，但实际证明，源于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和开放发展的理论体系，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

数字化背景下资本快速增值的实质仍然具有较强的

解释力。一是抽象劳动构成价值实体，活劳动创造

价值的基本事实并未改变。剩余价值仍由将脑力劳

动和体力劳动注入生产中的数字劳动生产出。二是

数字化时代劳资关系与传统劳资关系相同，都是以

劳动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为前提存在，劳动力被雇佣

的目的仍是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三是在数字化

时代，资本的逐利性并未改变。在数字技术提供的

新型生产环境中，资本家是人格化的数字资本，执

行的职能仍然是在剩余劳动中攫取利润，甚至对剩

余价值的剥削程度更深、更强。

（二）激活数字资本经济效能，释放各类资本发

展空间

充分认识数字资本的两面性，发挥数字资本在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积极作用，有利于提升社会福利

产品供给，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掌握实体经济

发展主动权，提高前沿技术运用渗透。在政府层面应

鼓励数字技术在提升经济系统的效率和强度的运用，

在资本的跨界渗透过程中提升各行业的创新能力。利

用好国际国内双边市场资源，支持本国各类资本向国

际迈步。二是抓住时代发展机遇，助推生产力转型

跃迁。积极促进数字经济在传统产业领域中的应用，

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通过数字平台，

让数字技术创新催化劳动三要素及其组合的质变，加

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发挥数字力量推进中国特色社会

主体事业，做大做强数字蛋糕。

（三）坚持创新权益保障服务建设，提升新形态

劳工维权力度和温度

充分在创新方式方法中保障新形态劳动者的合

法权益，积极为各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创造稳定公

平、合理健康的就业环境，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提出的“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有利于避免

社会矛盾的积累和落实人民福利产品的分配，充分体

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一方面，坚持以人为本，

将劳工利益与需求作为发展落脚点。应深入数字劳

工现状，基于新型劳资关系进行综合权衡，明确健

全新形态劳动者商业保险、劳工权益保障方面的制

度基石。另一方面，强化维权阵地，补足硬件条件。

利用数字技术推进劳动维权平台的增设，抑制资本无

序扩张带来的劳工侵权危害。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劳工

维权工作中，加强力度、提升温度，深促加强劳动者

权利意识与提供劳工维权协助服务协同发力，助力构

建和谐健康的劳动关系。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 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J].
先锋，2022(03)：5-7.

[2] 卡尔 .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中译本 .[M]
郭大力，王亚南译 .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9，4.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卷，北京：人民出
版社，2009：208.

[4] 张昕蔚，刘刚 . 数字经济中劳动过程变革与劳
动方式演化 [J]. 上海经济研究，2022，(05)：56-66.

[5] 黄再胜 .数字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与分配 [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03)：104-119.

作者简介：

李知霖（2000—），女，汉族，福建福州人，硕
士，研究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